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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29 日大同市作家协会第
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下一
步，协会将进一步团结凝聚全市各行各业
的文学爱好者深入基层，挖掘典型人物，努
力打造具有大同品格、时代气息、人民立场
的精品力作，推动全市文化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志成先生在近日
的聊天中谈及文学创作，从塑造文学艺术
形 象 到 加 大 当 代 叙 事 诗 的 创 作“ 一 泻 千
里”，让闻者深有感触。志成认为，历史上
北朝叙事诗《木兰辞》光彩夺目，当代的大
同作家亦当继承中国叙事诗传统、创作出
具有时代风采和审美品质的叙事诗。

对于叙事诗，公众不陌生，古代有经典
作品诸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长恨歌》
等，不过中国的叙事诗传统并不发达。《辞
海·文学分册》解释，叙事诗是有比较完整
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诗作。游光中等
编著的《诗学大典》解释更为详尽，叙事诗
的特点是“主要以叙事的方式来刻画人物，
反映社会生活，言志抒情。因而，它总是叙
事和抒情的完善结合。与抒情诗的主要区
别在于，它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
人物形象，以及对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所
作的客观叙述。它以叙事为主，作者一般
不作直接的抒情，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

融化在所描述的形象和故事之中，并使它
不仅始终具有诗的形式和有节奏、有韵律
的诗的语言，而且始终贯注着诗的激情，这
又是与小说明显不同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实践中，由于地理环
境、民族性格、美学趣味、史学传统、文学创
作等因素影响，我国叙事诗创作相对比较
弱，叙事诗写作的史诗意识更加淡薄。中
国古人对多以明白晓畅语言进行叙事的乐
府作品就不认为是诗歌，“乐府之异于诗
者，往往叙事。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
劲 绝 ，又 其 不 同 也 。”（许 学 夷《诗 源 辩
体》）。中国古代对“叙事”的理解与今天的
叙事理论中的“叙事”也不同。今人认为，

“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
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
叙事》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
矣哉！……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
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
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叙事之
省 ，其 流 有 二 焉 ：一 曰 省 句 ，二 曰 省
字。……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
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
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中国古代关于

“史”的叙事方法崇尚“省”，“诗”的叙事则
更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可能像
现代叙事诗那样具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
和相对鲜明的人物形象。因此，中国的叙
事诗更多的是“缘事”的诗歌。基于此，当
代学者胡秀春认为，“在一首诗中，当叙事
因素突出并且成为决定一首诗是否富有感
染力的最主要因素时，这首诗可以被认定
叙事诗。”（《唐代叙事诗研究》）

20 世纪初随着社会变革、文化转型，
中国诗歌创作快速进入新天地，一批现代
诗人的史诗情结凸显，开创性地创作出一
批以诗述志、以诗存史、以诗彰艺的优秀诗
篇。虽然期间屡有波折，但是现代文类意
义上注重叙事诗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成
为了显在现象。及至 20 年代以朱自清的

《短诗与长诗》诗论等作品为标志，中国叙
事诗理论研究进入自觉时代。朱自清勉励
那些“有丰富的生活和强大力量的人能够
多写写长诗，以调剂偏枯的现势”，因为长
诗能够表现“磅礴郁积”和“盘旋回荡”的深
厚感情，“长诗的好处在能表现情感的发展
以及多方面的情感，正和短诗相对待”。朱
自清还创作了长诗《毁灭》，俞平伯盛赞其
与《离骚》相仿佛。进入 30 年代，叙事诗理
论研究和创作引向深入，茅盾的《叙事诗的

前途》等论述影响广泛，叙事诗创作出现热
潮。茅盾认为，“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
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新的倾向”。这期间，
长篇叙事诗创作发生了明显转变，从重个
性转向重社会，从重沉思转向重行动，从重
诗意格调转向重叙述报道，从重个性解放
到重国家大事，从重礼教与爱情冲突到重
革命与爱情冲突，创作主体也从士绅文人
扩大到社会各阶层。钱杏邨的长篇叙事诗
集《暴风雨的前夜》、杨骚的长篇叙事诗《乡
曲》、蒲风的“长篇故事诗”《六月流火》、徐
沁君的《灵魂的梦》、孙大雨的《自己的写
照》、孤雁的《心声》、曹葆华的《幻变》、窦隐
夫的《一个诗人的故事》、金克木的《少年
行》等作品广为流播。40 年代，又涌现出
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艾青的《火把》等
一批作品。

历经时代风云、文学演变，近几十年来
我国叙事诗创作也出现过比较火热的时
期，但终究没有持续成磅礴气势。有人认
为，“叙事诗在 20 世纪之所以衰落，根源在
于诗人们已经不会使用韵律语言去讲故
事”。其实，在韵律之外，还有审美、题材、
结构、技法等方面的因素。无论如何，我也
如志成先生一样希望大同作家创作出优秀
的叙事诗作。

流变中的叙事诗创作

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奋勇向前的鲜
活实践、传承绵延的传统文化、蓬勃振兴的
乡土田园……时代潮流中有取之不尽的创
作源泉，是文艺创新的宝藏。

文艺创作要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奋进
力量。电视剧《父辈的荣耀》回望我国林业
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电视剧《人生之
路》描绘一代年轻人的期待与追求……每
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影视
创作要用动人的光影、深厚的内涵和凝练
的美感，深刻挖掘、充分展现那些值得反复
品读的故事。

影视作品是连接大众与现实最鲜活的
媒介。近年来，一批批扎根现实的影视精
品力作涌现，深刻回应与动情书写时代故
事。电视剧《人世间》《山海情》、电影《我和
我的家乡》映照现实生活，催人奋进、抚慰
人心；文化类节目《山水间的家》探访美丽
乡 村 ，唤 起 亲 切 乡 愁 ；芒 果 TV 综 艺 节 目

《披荆斩棘》第三季用精心编排的内容唤起
大众关于岁月的美好回忆、引发共鸣。由
此可见，用心用情、真诚可感，作品方能赢
得良好口碑。

文艺精品具有成风化人、温润心灵的
精神力量。影视作品以视听语言呈现画面
和声音，用故事和情感、价值和思想，触动
大众心灵。影视作品要与大众建立起心灵
的共情，就要求创作者坚守艺术的初心，戒
除浮躁，回归艺术规律和审美规则。

近年来，《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
精品力作用心用情用功，为艺术创新开拓
了广阔空间。这些文艺作品不断探索，形
成了百花齐放的创新格局。

不吝倾注艺术之力和创新之力，对活
力蓬勃的现实生活施以浓重笔墨，中国影
视艺术将走出奋进之路。 据《人民日报》

近日，2023“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
剧目展演落幕。参加本届展演的作品样
貌之丰富、形式之多元、内涵之深远、表
达之灵动令人印象深刻，代表了近年来
小剧场创作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

今天我们谈论的小剧场，最开始发
端于国外的“自由剧院”。这种形式带来
了一场反传统、具有实验性质的戏剧运
动，而这一特性也成为根植在小剧场作
品中的强大基因。与当初不同的是，在
当下的文化生活中，小剧场已不再是一
种非主流的空间，也不是所谓大剧院的
附属，它成为一种与大剧院平分秋色的
剧场样式。观演关系、内容形式、新兴技
术，都在这里获得了重新思考和呈现。

中国的小剧场戏剧发轫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时至今日已经走过 40 多年。从
对于人性、道德的严肃讨论，到贴近社
会、充满时代性和都市性的表达，小剧场
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对当代都市文化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力。《2022 年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
示，小剧场等新型演艺空间话剧演出场
次占到话剧市场的 66.26%，这说明越来
越多的小剧场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小剧场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话剧发展繁
荣的重要一环。

同时，也毋庸讳言，当前小剧场创作
走入了一个平台期。创作氛围似乎不如
以前那样热络，原创力稍显匮乏，许多创
作团队“求稳”的心态加重，不少作品偏
离了小剧场创作先锋性、实验性、创新性
的初心，市场上能够给观众带来意外之
喜的作品偏少。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路。面对
困难和挑战，小剧场创作者要扪心自问：
为何要从事小剧场创作？是不是丢掉了
创作初心？中国小剧场创作先驱、北京人

艺导演林兆华曾说过，中国的小剧场有三
大任务，总结起来就是要做戏剧普及、提
供实验阵地、重新诠释经典。林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这三点，对今天的
小剧场创作依然极具启示意义。

小剧场是做实验的地方，它面对的
观众更宽容、更现代、更年轻，创作者在
这里可以大胆探索、拓宽边界。作为小
剧场的创作者，不怕失败、不怕批评是基
本素质。

每一次创作都是创作者对自己内心
的重新挖掘。小剧场需要的文本，一定
立足于创作者生命中不可复制的体验。
小剧场强调创新，真正有力量的创新不
是 拾 人 牙 慧 ，而 是 一 次 探 索 和 重 构 之
旅。我们要关注日常、关注时代、关注自
己和周围人的生命体验，开掘个体生命
中闪亮的一面，以彰显“人”的生命特点
来激发文本的丰富性。

小剧场可以以小见大，它是反映舞
台艺术原创能力的“晴雨表”。戏剧这门
艺术虽然受到舞台空间、创作资金等各
方面的限制，但在小剧场创作中，创作者
还是应该秉持对自由、理想、美的终极追
求，努力尝试新题材、探索新领域，突破
舞台带给创作者的限制。同时，创作者
既要有“锐气”，也要有“匠心”，既要提升
戏剧文本的丰富性，也要提升戏剧文本
的质量。

小剧场具有打破“第四堵墙”（戏剧
术语，指一面在传统三壁镜框式舞台中
虚构的“墙”）的空间特色，其在某种程度
上重构了剧场的观演关系，这是小剧场
在观众培育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因
此，“试验田”的定位不应限制小剧场的
表达，小剧场可以也应当面向广大都市
观众，走进大众的生活圈，用具有审美价
值、充盈时代气息的作品吸引观众。

如 果 说 大 型 剧 院 是 舞 台 艺 术 的 动
脉，那小剧场就是文化生活中的毛细血
管。小剧场的概念不仅指物理空间、演
出区域，更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入口和象
征。随着演艺空间的培育和发展，我们
一方面应打开空间上的想象力，让空间
深入观众的生活——小剧场作品既可以
在剧场演，也可以在街区、公园、商场、胡
同演。总之，要相信观众对艺术的感悟
力和接受度，不断拓展演出空间，让戏剧
成为老百姓更便捷的消费选择。另一方
面，我们还要发挥小剧场强大的创新能
力和适应能力，拥抱沉浸式、互动式、数
字化等新兴表达，用技术创新驱动表达
创新，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前人有言，戏剧就是“活人演活人，
给活人看”的艺术，只有人的活力被激
发、被点燃，创作者和观众才能找到灵魂
的交汇点。

小剧场创作的实验性、探索性、创新
性，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培养更多
人才，社会应给予小剧场艺术更多宽容，
允许业界有一定的容错率，尤其要给青年
创作人才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度，因为他
们的艺术探索需要更多“试错”支点。

小剧场建设不仅是搭台引客，也是
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一部分，它在某种
程度上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审美点”落在
何方。所以，小剧场演出的成果，不只体
现在票房和奖项上，还体现在它为城市
带来的文化面貌和精神气质上的革新。

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对于观众，小
剧场都具有一种抚慰和疗愈的力量，温润
着进入这个空间的每一个人的心灵。这
不仅回答了小剧场戏剧为何要写下去、演
下去的问题，也要求小剧场戏剧持续求新
求变。小剧场戏剧，永远在路上。

选自《学习强国》

小剧场求新求变中看见出路

以创新促奋进

艾青的艾青的《《火把火把》》


